
“我的高考” 口述实录

周珺
上海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

带教高三对我而言并不陌生， 我

已 经 8 次 带 教 高 三 毕 业 班 ， 从 2011
年到今年， 更是已经连续在高三坚守

了 6 年。 但执鞭这一届高三， 对我而

言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数学试

题的变化、 学生心态的变化、 工作量

的增加等， 这都对老师的专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提出了更多 、 更高的要求 。
面对这些， 我用了 “最笨” 但可能也

“最聪明 ” 的方法 ， 多向经验老到的

前辈请教， 跟备课组的老师们多多沟

通， 多跟我的学生们聊聊天。 我能感

觉到， 每次与我的学生们谈心， 我们

彼此的心就又走近了一些。
我们始终坚信， 付出越多， 收获

越大。

经常拜访有经验的命题前辈

作为数学备课组长， 我除了关注

教学本身以外， 也更关注数学改革的

方向。 文理 “不分家” 后， 数学试卷

会 做 怎 样 的 变 化 ？ 此 前 我 也 有 些 迷

茫。 在最终的考试方案出台前， 我们

采取先复习原本文理科学生都要学习

的数学知识， 将文科生和理科生有所

差异的部分暂时保留。
众 所 周 知 ， 2017 年 的 春 考 被 视

为新高考的风向标， 其命题难度也与

秋季高考大致相同。 没想到， 这次考

试的数学试卷难度比往年春季高考的

难度都要高一些， 数学试卷整体试题

数量为 21 题， 比往年的 23 道题目减

少了 2 道填空题。 上中的绝大多数高

三 学 生 都 去 参 加 了 这 次 春 考 ， 不 少

学 生 考 出 的 成 绩 并 没 有 达 到 预 想 的

目标。
春考后， 我们确定了备考的正确

方向———注重基础知识， 要把简单题

目的分数拿到手， 注重试题解答过程

中的规范性表述； 此外， 一些难度题

目 还 是 要 适 当 练 习 ， 要 让 学 生 做 好

“考难题” 的思想准备。
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数学教师曾多

次参与数学试卷的命题， 还参与了高

中数学教材编写工作。 当我没有方向

的时候， 我就喜欢跑到这些前辈的办

公室， 向他们讨教过去试卷命题的根

本原则和思路 。 他们的经验对我们

教授高三的老师们来说， 仿佛是 “定

心丸”。
每周， 数学组的老师都会凑在一

起， 用自己精选出来的题目给学生进

行小测验。 可别小看这一张卷子， 这

是所有高三数学备课组老师智慧的结

晶 ， 每 一 道 题 目 都 是 老 师 们 共 同 探

讨、 筛选出来的。 因为题目越有代表

性， 学生复习时就可以越轻松。

每次考试过后的晚上
都成了谈心时间

我所教的班级多是文科班、 或者

说大多是以文科见长的学生组成的班

级。 这一届高三学生在一年的学习和

复习过程中 ， 遇到过许多不确定性 。
比如， 不断对数学试卷的题型和难度

进行预测， 学校时不时会有关于高考

的各类通知。 就在前几个月， 为了适

应新的志愿填报系统， 学校组织全校

师生进行了两次模拟填报。 对于十几

岁的孩子而言， 心理上或多或少都会

受到一些影响， 学生的情绪变化成为

我们老师关注的重点。
思维方式偏文科的学生， 对于数

学学科天然会有一些畏惧。 小华 （化

名） 是一个又高又帅的阳光少年， 高

三 上 学 期 期 中 考 试 ， 他 的 数 学 没 考

好， 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后来他的父

母 告 诉 我 ， 小 华 回 家 后 因 此 哭 了 好

久 。 做学生心理工作并非一蹴而就 ，
此后每一次练习过后， 我都要跟小华

聊上几句， 安抚他要放下那一次考试

的经历， 只要吸取经验继续往前走就

好 。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调 整 ， 临 近 高 考

前， 小华的状态很不错。
每一周练习过后的当天晚上， 我

往往会在学校待到很晚———与每一个

测试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一对一聊天 。
帮他们分析哪一道题目不应该丢分 ，
哪一些知识点没有吃透。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谈话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
在这样交流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与这

一届高三学生的心走得特别近， 大家

都是互相熟悉的老朋友。

儿子看到我的努力，
把我当作心中榜样

“在我心目中最敬佩的是我的妈

妈 ， 因 为 她 一 有 空 就 拿 出 数 学 书 来

看， 一有空就拿出数学本来做题。 做

题做到很晚， 一做就做到晚上 11 点。
而且， 我的妈妈非常聪明。 不管我问

她什么数学难题 ， 她都能回答出来 。
我 非 常 敬 佩 她 ， 她 是 我 心 目 中 的 榜

样 。” 一天 ， 我二年级儿子的语文老

师在家长群里晒出了儿子写我的一篇

小作文。 看着这些， 我的心里既是愧

疚， 又感到温暖。
带教这一届高三， 花费的时间和

精力要比以往多很多。 单说等级考试

过后的这一个月时间， 工作量几乎翻

了 一 倍 。 哪 怕 是 高 三 带 教 经 验 比 较

丰 富 的 我 ， 也 几 乎 每 天 都 要 拿 着 作

业 和 试 卷 回 家 加 班 ， 对 家 人 和 孩 子

的 关 注 少 了 许 多 。 也 正 是 这 样 对 于

工 作 的 认 真 ， 潜 移 默 化 地 影 响 到 了

自己的孩子。
高三一年高强度的工作， 尤其是

心情上的焦虑， 也会让我这个 “女汉

子” 有顶不住的时候。 上学期末， 眼

看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星期， 我的

喉咙发炎 ， 几乎说不出话来 。 但是 ，
我发现， 自己的办公桌上悄悄地多出

了许多润喉糖， 还有各种治疗咽喉痛

和感冒的药， 这些都是学生们悄悄拿

来的， 让我瞬间有一种贴心又温暖的

感觉。 有一位同学特别细心， 她给了

我 许 多 鱼 腥 草 ， 还 写 下 治 疗 的 “方

子” 贴在我的桌子上———“感冒初期，
风寒型， 用姜片 3 片去皮， 加冷水煮

3 分钟 ， 放 些 红 糖 ， 起 锅 趁 热 喝 下 ；
重感冒时： 葱白连须 3 根， 去皮生姜

3 片 ， 陈 皮 15 克 ， 先 用 冷 水 一 碗 加

入陈皮煮开， 再放葱姜……” 在我看

来， 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

我的每一个孩子， 在高考中发挥出应

有的水平，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中， 踏

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本报记者张鹏 整理）

高三老师回忆和学生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

亲历新高考，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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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静渝
上海市光明中学高三英语老师

随着本周三高考的开始， 我的心

其实已经渐渐平静， 回想带教新高考

的 这 一 批 学 生 ， 三 年 中 感 到 的 是 辛

苦、 焦虑， 但是也重新唤起了内心对

于未知领域探索的热情。 与其说我们

是师生， 不如说， 我们更像是一起前

行的伙伴， 共同积累新知识， 探索新

技能。 在高三担任班主任后， 我自己

都感到自己成了严厉的 “后妈 ”， 但

是 ， 即便是 “后妈 ”， 我的心愿仍然

是， 能够带给每一个学生最好的爱。
“如 果 说 生 活 是 一 块 沉 默 的 煤

炭， 那么热爱就是最好的火种， 而梦

想就是最美的火焰 ， 勤劳改变命运 ，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 。” 这是我们班

黑板报上的一句话， 送给所有刚刚从

高三胜利走来的 2017 届高中生。

“老本儿” 吃不到的焦虑

2016 年 ， 我成为了高二 （4） 班

的英语老师。 与以前有些不同， 这个

年级的孩子， 恰好是新高考改革后第

一届考生。
说实话， 新高考要求中， 英语科

目的变革动作很大———将英语考试改

为一年两考， 并加入听说测试计入高

考总分。 除了形式上的这些变动， 英

语试题的题型也做出了调整 。 比如 ，
笔试中加入阅读选句和概要写作两个

新题型。
作为老师 ， 面对这些新的 变 化 ，

我压力也很大。 首当其冲的是， 多年

来执教英语的经验 “老本儿” 吃不到

了， 特别是两个新的题型几乎没有参

考资料， 我不得不从升入高三的暑假

期间， 就开始准备资料， 开始一点一

点摸索。 比如阅读选句的文章本身的

难度多大， 选句子的备选项与干扰项

是如何设计的； 再比如概要写作的要

点如何把握， 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如果

偏离作者原意如何扣分， 不同文体的

概要写作是否有固定格式； 在新高考

方案实施中， 更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

和技能的应用能力， 那么学生是否一

定要按照固定格式来写……这么多的

困惑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可以说， 在过去的三年中， 几乎

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 每天都有崭新

的题目要做。 还好， 我们有一个团结

的英语教学团队， 我们经常会进行题

目的探讨， “一言不合” 就要针对题

目进行争论。 其实大家都明白， 这是

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届， 老师们都把

内心对于题目的看法说出来， 才能一

起寻求正确的方向。

严格管理让我成了
学生眼里的 “后妈”

进入高三， 为了顺应新高考的要

求， 学生们开始进行走班学习。 这时

候， 为了方便班级管理， 学校建议语

文、 数学和外语学科的老师担纲班主

任 。 高 三 开 始 ， 我 终 于 成 为 了 高 三

（4） 班的班主任老师、 英语老师。
作为班主任， 对学生的要求会更

严 格 一 些 。 但 是 ， 同 学 们 却 用 自 己

的 行 动 无 言 地 支 持 了 我 ， 和 我 一 起

适 应 新 高 考 方 案 的 实 施 。 回 想 这 一

年 来 学 生 和 我 一 起 的 坚 持 ， 走 进 高

考 考 场 ， 每 个 人 都 已 经 成 为 了 自 己

的英雄。
我要求学生每天早晨 7 点到学校

默 写 英 语 单 词 。 高 三 的 学 习 非 常 枯

燥 ， 也 非 常 辛 苦 ， 就 这 样 ， 我 们 班

级 学 生 常 常 是 全 校 最 早 到 校 的 。 我

还 记 得 ， 5 月 25 日 是 这 一 届 高 三 学

生 最 后 一 天 到 校 上 课 ， 全 班 同 学 仍

然 7 点 全 部 到 齐 ， 最 后 一 次 完 成 了

英语默写。
其实， 学生们最初对我的严格管

理 颇 有 些 抱 怨 ， 我 能 做 的 ， 一 是 给

予 精 神 上 的 安 抚 ， 另 一 方 面 ， 则 是

以身作则 。 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 ，
为 了 能 坚 持 跟 同 学 们 一 起 到 校 ， 我

一 般 每 天 五 点 一 刻 就 起 床 。 天 冷 的

时 候 来 不 及 吃 早 饭 ， 就 匆 匆 出 门 ，
甚 至 有 一 天 到 校 后 才 发 现 自 己 毛 衣

穿反了。
在班级最后一次班会课上， 我和

班长一起设计了 PPT， 上面有这样几

句话： 生活如此艰辛———早上出门小

区 里 只 有 我 一 个 人 ， 中 午 午 饭 来 不

及 吃 又 要 回 教 室 做 听 力 ， 晚 上 作 业

改到凌晨两点。
其实 ， 到了高三后 ， 每个 学 生 、

老师都能够感到，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在努力， 而是我们在一起奋斗。 我们

在一起， 数学题目做出来了， 英语单

词背出来了， 文明班级评比拿到了五

角星， 让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
高三一年， 孩子们总的来说非常

配合， 有趣的是， 虽然我对他们管得

比较严一些， 他们可能也会私底下把

我和很多其他的班主任比较。 我会在

他 们 面 前 自 嘲 一 下 ， 说 ： “后 妈 难

做 ， 总不如亲爹来得好 。” 他们也会

顺势叫我一声 “后妈好 ”， 弄得我也

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经历文理分班的学生，
友谊会更持久

这一届的孩子与以往几届有相同

也有不同的地方， 他们要面对学习的

压力和政策上的变化， 但是我也观察

到 ， 这一届孩子比以往更幸运的是 ，
他们高中三年没有分过班， 他们高中

学习生活中建立的友谊会更加稳固与

持久。
新 高 考 的 导 向 是 培 养 学 生 的 能

力， 所以我在高三的班级活动中也给

了学生锻炼的机会， 培养他们的团队

意识和责任意识。
今年我们学校的高三和高一、 高

二的学生一起春游， 以往高三是没有

春游的。 那天学生跟学弟学妹们一起

去迪士尼开心了一把 。 作为班主任 ，
今年我也坚持组织各类有益的班级活

动。 主题班会、 学校网站新闻发布都

是 大 家 轮 流 参 与 。 我 按 照 同 学 的 生

日， 在哪一个月过生日， 就负责哪个

月的活动， 几乎每位同学都有展示自

己才华的机会。 比如 4 月底的 “生涯

规划” 主题班会， 几位同学策划了一

个 “旅行社” 的小品， 他们都从来没

有过表演经历， 特别是在高考已经越

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在春游来去的车

上看稿子 ， 在体育课上抽时间排练 ，
效率极高。

不管怎样， 几百个日日夜夜， 师

生一同不断学习、 共同前行， 逐渐积

累的默契和信任直到现在还觉得心头

发热。 祝福我的学生们， 都能走好未

来人生的每一天。
（本报记者张鹏 整理）

戴小民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首席物理教师

我们的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以及

老师、 学生都在以不同方式切身感受

着这次高考新政带来的变化。 我作为

基 层 物 理 教 师 ， 从 学 生 选 科 时 的 困

惑， 到等级考复习时的担心， 最后到

等级考结束的轻松释然， 至今一幕幕

依旧是历历在目。
新高考关注如何引导学生提出物

理问题 ， 提炼出与生活现象有关的 、
真实的、 复杂的问题， 关注学生在思

考 和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过 程 中 的 关 键 能

力。 我认为， 物理老师最需要思考的

是———在物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

形成了哪些思想方法、 研究规范？ 如

何建立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 如何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促使学习回归

本质的最好途径。

初遇等级考， 在摸索中前行

最初关注这一教育改革举措， 我

的内心确实困惑纠结。
“3+3” 新高考模式与大家习以为

常的 “3+1” 有明显区别 ， 许多教育

改革的新名词扑面而来 ： 自主选择 、
走班教学 、 分群分层 、 核心素养等 。
面对这些新生事物， 学校、 老师、 学

生都在摸索中前行。

这意味着要改变过去已经非常熟

练的备课、 上课、 作业、 评价的工作

流程， 特别是新出的物理课程标准调

整意见中， 删去了一些章节， 许多相

关内容和习题都面临着重组和整合。
而 我 ， 则 更 担 忧 物 理 学 科 的 地

位。 物理等级考分值大幅度减少， 同

时选科时大多数人对学业水平等级考

的认识还停留在所获等第或是相对应

的赋分上， 也就是较多地从能否获得

比较高的等第角度出发， 而从大学招

生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物理学科的学

生却比较少， 因此许多学生不愿选物

理也不敢选物理。 那么物理的地位是

不是要动摇了？
等级考试与原来高考相比， 虽然

删去了部分章节， 降低了难度， 但物

理学习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习惯了原

来 “3+1” 复习模式的我 ， 刚开始很

不适应， 甚至有些迷茫。 我凭借以往

的教学经验进行探索实践， 但不免满

怀顾虑， 担心探索实践出现偏差。

直面等级考，
重新看待物理学习过程

第一次物理等级考， 大家充满了

期待， 面对成绩， 每位老师、 考生的

感受一定是不同的， 有觉得超常发挥

的， 也必然会有低于预期的。 考试已

经过去 ， 我觉得老师不能只有释然 ，
更要总结与重新审视。

首先， 要重新审视物理等级考地

位与作用， 我们对它的认识除直观可

视的等第 （或赋分） 之外， 还要看到

其 背 后 对 大 学 招 生 所 产 生 的 综 合 作

用———防止过分强调分数的作用， 抑

制高校和高中学生的选择性； 防止阻

断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联系， 把学

生成长的完整性以及教育的系统性硬

性分割。 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对等级

考有正确的认识 ， 才能对高中教育 、
对高考升学有完整的认识。

其次， 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观

念和思想。 考试改革实际上是考核标

准和能力测试的改革， 就物理教学而

言， 一些重要章节内容本身并没有发

生太大变化。
物理老师要思考的是： 我们是把物

理学科当成一堆重要的、 难学的、 要应

对考试的知识教给学生， 还是作为观察

自然、 解释问题、 创造发明的工具送给

学生？ 在教学内容上这两者没有差别，
但在教育理念上却有本质区别。 前者是

教师灌输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后

者是教师在前面引领启发， 学生主动寻

找工具、 探索自然。
这 也 提 醒 我 们 要 重 新 看 待 物 理

学 习 过 程 。 学 习 物 理 不 能 搞 题 海 战

术 ， 要 培 养 学 生 学 习 兴 趣 ， 要 让 学

生入景更入情 ； 要融合实验 、 练习 、
媒 体 等 资 源 ， 帮 助 学 生 构 建 物 理 概

念与规律。
（本报见习记者朱颖婕 整理）

1977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 在上
海近郊农村插队的哥哥突然回家说：
“高考恢复了， 我要准备考大学。” 从
那一刻起， “高考” 风吹进了我家。
哥哥再也不像以前那样， 一年回来一
两次， 家里又热闹了。 虽然哥哥在家
时也会与我们一起玩， 但更多的时间
是与他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数理化习
题； 去图书馆看书； 大清早去新华书
店排队买 “数理化自学丛书” ……

那年春节， 哥哥成为我们家最风
光的人物， 长辈们都对他露出赞许目
光， 还对我说要好好向他学习， 也争
取考上大学 ； 同辈也露出羡慕的眼
神； 父母更是满面春风， 看得出都为
哥哥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感到自豪。

而我所在的中学也开始打破原来
的分班惯例， 把各科成绩比较好的学
生集中组成提高班， 由各科教研组最
强的教师带教， 不时地考试。 那时我
不是成绩最好的尖子， 但也在年级名
列前茅， 所以也进了提高班。 不过当
时的压力没有今天那么大， 考不上也
不丢人。 虽然， 作业比以前多了， 上
课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父母也会为学
习的事唠叨几句， 但课余时间我们几
个好朋友还会一起去人民广场踢球。

1979 年 7 月 7、 8、 9 日是高考
的日子， 这是 1977 年恢复高考的第
三年———高考的受关注程度与现在相
差无几。 记得那时我们考场是北京东
路的六十七中学。 高考前一天下午，
我们同班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看了考
场， 顺便 “考察” 了附近的交通。

7 日一早 6 点我就被叫醒， 父母
再三叮嘱 ， 别忘了带学生证和准考
证， 他们丢下二毛钱早餐费， 就上班
去了。 我们同学几个相约着一起， 每
人买了两个大饼一根油条， 预示考试
取得 100 分， 边吃边走来到了考场。
考场外没有警察维持秩序， 没有家长
等候， 也没有喧闹声。

我们班考理科同学基本在一个考
场， 进入考场后， 时间还早， 大家就
在闲聊， 突然进来一位看似 30 多岁
的女同志， 大家以为监考老师到了，
纷纷坐回位置 ， 考场里立刻一片安
静， 那位女同志好像很尴尬， 她涨红
着脸对大家说 “我也是考生”， 一片
寂静后， 爆发出一片笑声。

考场的经历和我们在学校一样，
就像是在参加学校的一般考试， 不同
的是大家说话放低了声调， 监考老师
换成了陌生的面孔， 然而同学们的兴
奋或紧张更加明显。

第一天考的是语文、 物理； 第二
天数学、 化学； 第三天政治、 英语。

语文本来就是我的弱项， 数学我
感觉很好， 附加题都做了， 但化学却
把我考蒙了， 复习时的内容和考题真
可谓十三不靠， 最后狼狈不堪地交了
卷。 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 每场考试
结束后， 大家都会对答案， 有兴奋也
有懊悔， 不过都是瞬间的浮云， 一飘
而过， 大家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与我们这些应届生不同的是那几
个历届考生， 他们都有至少两次以上
的高考经历， 一开始他们与我们比较
疏远， 到最后一天大家都比较熟了，
考试之余也加入到我们的交谈， 我印
象很深的是有一位比我们年龄大五六
岁的老三届 “大叔”， 也许他预感到
自己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 神情非常
黯淡， 伤感地说，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
机会了， 他又要回去修理地球了。

在家等分数、 等通知的日子， 显
得那么漫长 ， 从一开始的兴奋到无
聊、 焦虑， 信心一点点在消失。 1979
年上海的高考是先考试后填志愿， 等
到分数， 我考了 330 多分 （当年的重
点分数线是 300 分）， 兴奋是自然的。
我填写了 3 份志愿： 一份大学， 一份
中专、 大专， 一份技校， 每份志愿填
5 个学校； 当时填报志愿没有今天如
此繁琐的研究， 也没有如此多的学校
选择， 反而轻松很多。

填完志愿， 则是新一轮的等待，
等待学校录取通知书。 重点学校第一
批通知， 当时没有网络查询、 也没有
电话查询 ， 只能在家 ， 每天等邮递
员 ， 总希望他会送来我的录取通知
书 ， 但等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 每
天父母到家第一件事就会问 ： 通知
收到吗？

焦虑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父
母的， 他们怕我被外地院校录取， 懵
懂的我倒是无所谓； 另一方面应该是
精神荣耀感吧， 当年， 各阶层的月收
入与当今截然不同， 当时大学生毕业
工作月薪是 50 元左右， 一年转正后
月薪 70 元左右； 而当时的产业工人，
基本月薪 36 元， 但是各种津贴、 奖
金等等加起来， 可以是一个大学毕业
生的一倍以上。 但大学生的社会地位
非常高， 戴着大学校徽在公交车上，
都会引来无数羡慕、 钦佩的目光。

终于等来了 ， 我被同济大学录
取。 去报到的那天， 我的几个铁哥们
骑着自行车送我， 一路上大家怀揣着
梦想， 意气风发……

（本报记者沈湫莎 整理）

高三接班做严厉的 “后妈”，
给学生最好的爱

经历等级考， 如何让学习回归本质

那时的高考，
并没有太大压力

口述人 朱正红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亚洲企业孵化协会主席

2017 年上海高考今天落下帷幕， 今

年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第一年。 从

三年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公

布， 到今年的正式实施， 2017 届高三学

生可说是高考改革的亲历者， 他们也经

历了从最初的忐忑到现在的坦然。 而高

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陪伴学生们不

断调整着学习的节奏 ， 应对高考的挑

战。 面对高考到来， 这些老师们都不约

而同地说： “高三一年的共同奋斗， 学

生像我的孩子一样亲近， 祝福所有高三

的孩子们！”

和孩子们不断共同调整， 心走得更近


